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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
了
蕉
保
中
先
生
抨
擊
我
的
第

一
篇
「
文
人
的
使
命
」
與
「
創
作
自
由
」

，
我
無
意
置
辯
，
便
寫
了
「
道

不
同
不
相
與
謀
」
，
僅
說
明
范
君
和
我
華
本
的
立
場
不
同
，
所
謂
「
話
不
投
機
三
句
多
」
，
因
此
對
薏
君
原
文

深
入
作
覆
。

詔
莖
君
的
第
二
篇
「
道
不
同
亦
可
相
謀
」

，
發
現
他
全
然
不
管
我
的
「
無
意
置
辯
」
，
一
再
指
責
我
爲
何

不
「
確
切
的
」
「
具
體
的
」
答
覆
他
所
提
出
來
的
各
式
各
樣
的
問
題
。
看
他

一
番
「
亦
可
相
謀
」
的
苦
心
，

我

也
就
只
好
擠
出
點
時
間
來
且
試
相
謀
，
有
謂
「
眞
理
面
前
不
認
人
」
，
如
有
失
敬
之
處
，
尙
希
蜚
君
見
諒
。

奎
君
既
一
再
聲
明
，
他
「
的
確
難
以
贊
同
」
我
那
些
「

，

很
多
是
錯
誤
的
」
意
見
，
這
所
謂
的

「
相
謀
」
其

箕
也
不
過
主
要
是
設
法
說
明
彼
此
之
間
的
岐
見
而
巳
。

祉
會
史
觀
。
我
寫
「
文
人
的
使
命
」
那
篇
方
塊
雜
文
，
企
圖
說
明
：

肚
會
經
濟
結
構
對
於
文
藝
作
品
雖
然

且
試
相
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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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有
重
大
的
影
嚮
，
但
是
，
人
却
是
有
意
志
的
動
物
，
尤
其
是
以
追
求
眞
善
美
自
居
的
文
人
，
尤
應
具
有
抱
負

和
信
心
，
以
作
品
來
「
超
越
」
時
代
所
產
生
的
不
良
副
作
用
，
帶
領
人
類
的
心
霰
邁
向
美
好
的
未
來
。
這
便
是

我
所
謂
的
「
文
人
的
使
命
」
。
而
查
君
却
要
求
我

「
提
出
一
套
改
革
秕
會
經
濟
的
方
案
，
以
使
作
家
得
到
一
些

好
的
影
嚮
，
寫
出
一
些
好
作
品
。
」
我
認
爲
文
人
的
意
志
可
以
「
超
越
」
社
會
經
濟
結
構
的
不
良
影
響
，
而
寫

出
好
作
品
；

董
君
則
認
爲
：
必
須
先
改
革
秕
會
經
濟
結
構

，
作
家
才
能
寫
出
好
作
品
。

並
且
說
：
「
如
果
不
從

根
本
l
|
l

社
會
經
濟
|

l
'

着
手
，
不
從
改
變
影
密
、

產
生
這
種
作
品
的
秕
會
經
濟
開
始
，

這
不
是
捨
本
求
末
麼

？
」
由
此
，
我
可
以
「
確
切
的
」
「
具
體
的
」
指
出
：
董
君
的
社
會
史
觀
重
「
物
」
，
而
我
的
社
會
史
觀
重
「

人
」
。

也
因
此
，
足
以
「
比
美
馬
列
主
義
」
唯
物
史
觀
的
是
董
君
本
人
，
而
不
是
我
。

，

查
君
竟
反
指
我
的
觀
念

「
足
以
比
美
馬
列
主
義
者
」
，
我
說
他
「
蓄
意
曲
解
」
「
污
蔑
」

「
亂
抛
帽
子
」
完
全
是
根
據
事
箕
而
言
。

工
商
業
是
人
類
羣
居
生
活
發
展
的
必
然
結
果
，
然
而
「
重
商
」
却
不
應
「
輕
視
道
德
」
；
經
商
謀
利
亦
並

非
一
定
要
唯
利
是
圖
；
提
高
生
活
水
準
並
不
就
是
要
以
享
樂
至

上
。
在
「
文
人
的
使
命
」
裏
，
我
批
評
的
是
唯

利
是
圓
享
樂
至
上
的
心
態
和
風
氣
，

絕
非
如
莖
君
所
說
的
是
「
對
商
業
、
商
人
的
攻
擊
」
。
我
除
了
不
致
於
愚

昧
到
主
張
人
類
應
退
囘
到
原
始
各
自
求
生
的
時
代
(
在
農
業
時
代
，
人
類
的
生
活
還
是
脫
離
不
了
商
業
行
爲
o

)
，
自
己
還
在
商
業
機
構
任
職
數
十
年
之
久
，
直
到
如
今
。
誠
如
藎
君
所
說
：
「
商
業
和
商
人
對
我
們
這
個
『

時
代
的
巨
輪
』
的
轉
動
至
爲
重
要
」
，
但
是
一
任
唯
利
享
樂
的
觀
念
主
宰
了
全
民
的
意
志
和
生
活
，
那
巨
輪
亦

將
載
我
們
墮
入
深
淵
，
決
非
求
生
圖
存
之
道
。
最
近
中
國
時
報
登
載
了
李
拙
先
生
一
篇
短
文
，
他
說
：
「
雖
然

我
們
一
直
是
在
面
對
敵
人
的
狀
態
之
下
，
但
社
會
上
却
一
點
都
沒
有
戰
時
戒
嚴
的
氣
氛
，
到
處
是
燈
紅
酒
綠
'

一
片
歌
舞
昇
平
的
氣
象
。
我
不
能
想
像
，
如
果
有
一
天
萬
一
發
生
甚
麼
重
大
的
變
局
，
我
們
的
社
會
到
底
能
發

揮
多
大
的
應
變
能
力
來
面
對
挑
戰
，
·
」
(
見
「
社會
的
應
變
能
力
」
，

六
十
六
年
三
月
二
十
九
日
「
人
問
」
)

事
箕
上
，
目
前
肚
會
上
的
金
元
至
上
虛
糜
浪
費
的
風
氣
早
已
引
起
有
心
人
的
憂
慮
，
這
一
類
儆
醒
人
心
的
呼
磬

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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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豪
灣
的
報
刊
雜
誌
上
俯
拾
卽
是
，
這
種
面
敵
而
處
的
心
情
自
非
董
君
所
能
體
會
。
我由
於
憂
時
，
希
望
我
們

的
文
人
以
蘊
含
「
民
族
文
化
糙
砷
」
的
作
品
，
來
「
超
越
」
目
前
唯
利
享
樂
的
祉
會
風
氣
，
使
中
華
民
族
邁
向

一
個
美
好
的
未
來
。
我
說
「
重
商
的
時
代
終
將
過
去
」

，
那
美
好
的
未
來
將
是
我
國
民
族
文
化
之
復
興
看
重
倫

理
迨
徳
的
時
代
，
也
卽
是
文
人
以
作
品
挾
民
族
文
化
精
胂
超
越
現
代
而
終
於
完
成
其
使
命

的
時
代
。
而
蘋
君
竟

異
想
地
閼
的
說
：
「
陳
先
生
相
信
重
商
時
代
終
將
過
去
，
眞
可
比
美
馬
列
主
義
者
相
信
共
產
主
義
社
會
之
必
將

痕
現
。
」
除
非
頭
君
認
爲

「
我
國
民
族
文
化
精
神
」
就
是
「
共
產
主
義
」
，
否
則
文
人
以
「
民
族
文
化
精
神
」

去
超
越
時
代
，
怎
麼
會
促
使
了
「
共
產
主
義
秕
會
」
之
必
將
裳
視
呢
？
薫
君
如
不
是
沒
有
看
清
我
的
原
文
，
就

是
犯
了
邏
輯
上
和
概
念
上
的
錯
誤
。
莖
君
說
：
在
他
的
「
印
象
」
當
中
「
陳
先
生
不
僅
犯
有
邏
輯

上
、
概
念
上

的
錯
誤
」
，
而
且
，
還
「
更
有
恐
嚇
、
不
負
責
任
的
帶
帽
子
主
義
的
傾
向
。
」
我
想
，
我
把
這
一
段
話
退
還
給

他
，
還
大
可
儷
除
「
印
象
」
二
字
。

評
論
的
文
體
及
態
度
。
董
君
說

：
「
陳
先
生
要
想
作
文
藝
批
評
，
就
應
該
把
作
家
作
品
一
一
的
加
以
分
析

解
釋
，
以
具
體
的
例
證
來
支
持
陳
先
生
的
結
論
，
可
是
陳
先
生
未
這
樣
做
。
」
論
個
案
或
專
題
的
文
藝
評
論
文

章
，
自
然
就
要
像
奎
君
所
說
的
那
樣
去
分
析
解
釋
以
支
持
評
論
者
的
說
法
。
在
六
十
四
年
，
中
國
時
報
刊
出
「

當
代
中
國
小
說
大
展
」
期
間
，
我
就
正
是
如
此
這
般
的
寫
評
，
寫
了
約
四
萬
多
字
，
在
「
書
評
書
目
」
分
四
期

判
庫
。
范
君
不
知
道
我
是
男
是
女
無
關
緊
要
，
可
是
，
他
在
斷
定
「
陳
先
生
未
這
樣
做」
之
前
，
先
把
事
賀
弄

弄
衲
楚
則
似
有
必
要
。
莖
君
所
提
及
我
的
「
文
人
的
使
命
」
「
創
作
自
由
」
和

「
形
式
與
內
容
」
三
篇
東
西
，

是
每
篇
約
八
百
字
旳
方
塊
雜
文
，
主
題
單
純
，
內
容
簡
明
。
而
策
君
動
不
動
就
指
責
我
：
「
沒
有
把
作
家
作
品

一
一
分
析
解
釋
」
'
(
我
未
批
評
某
某
作
家
，
就
無
此
必
要
)
「
沒
有
以
具
體
的
例
證
來
支
持
結
論

」
(
在
「

形
式
與
內
容
」
裘
，
我
曾
擧
好
幾
個
例
證
來
證
明
搞
形
式
輕
內
容
的
可
笑
°
)
；
「
沒
有
把
二
十
多
年
以
來
每

一
年
的
作
品
，
包
括
長
短
筒
小
說
丶
戱
劇
、
詩
·
散文
的
昷
的
方
面
的
統
計
告
訴
囷
者
。
」
；
「
沒
有
作
具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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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：
怎
樣
才
能
寫
得
出
這
樣
的
『
超
越
』
文
學
？
」
；
「
沒
有
說
明
『
未
來
』
是
甚
麼
未
來
？
」
；
「
沒
有

提
供
區
別
匪
諜
驅
使
份
子
所
寫
的
文
章
的
方
法
。
」
；
沒
有
「
提
出
改
革
祉
會
經
濟
的
方
案
」
等
等
。

且
不
談
范
君
這
些
問
題
本
身
是
否
具
有
可
答
性
，
他
對
豆
腐
千
大
小
的
雜
文
提
出
這
一
類
有
關
考
據
、
統

計
、
和
行
政
設
施
的
問
題
，
咒
在
是
找
錯
了
對
象
。
因
此
我
第
一
次
不
予
置
辯
。
等
到
讀
了
查
君
第
二
篇
文
章

「
道
不
同
亦
可
相
謀
」
的
第
三
段
，
他
寫
：
「
的
確
不
知
『
中
噩
』
上
那
幾
篇
論
文
的
作
者
是
女
士…
…

」
我

才
恍
然
大
悟
，
他
原
來
把
八
百
字
的
方
塊
雜
文
當
了
八
萬
字
的
論
文
在
逼
迫
勒
索
°
(
如
果
完
全
依
葦
君
所
求

，
作
二
十
多
年
來
作
品
的
統
計
，
八
萬
字
眞
還
不
移
°
)
方
塊
雜
文
者
，
是
以
八
、
九
百
字
的
篇
幅
泛
談
淺
說

的
方
式
所
寫
的
短
文
。
我
曾
爲
文
戱
稱
方
塊
雜
文
爲
當
作
小
菜
吃
吃
的
豆
腐
干
。
蓋
君
好
比
一
個
吃
慣
了
雞
鴨

魚
肉
的
人
，
看
不
慣
別
人
吃
靑
茱
豆
腐
干
，
說
是
不
移
營
鎏
啦
，
又
不
衞
生
啦
。
並
且
不
惜
時
間
和
氣
力，
從

我
這
三
塊
豆
腐
干
裏
挑
出
一
萬
多
支
的
魚
剌
肉
筋
和
雞
鴨
骨
頭
來
。

C
－
這
些
當
然
都
是
來
自
他
把
豆
腐
千
當
作

大
宴
的
幻
覺
'
°
)
他
不
同
意
我
說
文
藝
作
品
近
年
來
有
低
落
的
趨
勢
，
他
應
當
自

己
去
作
統
計
寫
論
文
來
反
證

。
不
能
因
爲
他
「
對
豪
灣
文
學
開
始
注
意
是
最
近
兩
年
的
事
情
，
所
知
自
然
極
爲
有
限
」
，
就
反
過
來
要
求
我

來
作
統
計
以
證
明
我
自
己
瞎
說
？
我
在
「
文
人
的
使
命
」
裏
以
報
紙
副
列
以
重
額
奬
金
徵
文
第

一
名
尙
仍
從
缺

的
事
箕
來
說
明
文
藝
近
年
來
在
質
和
暈
雙
方
的
低
落
，
並
非
像
薫
君
所
說
的
「
言
之
無
據
」
，
可
是
蓋
君
不
承

認
這
些
是
文
藝
低
落
的
現
象
，
偏
要
認
爲
擧
辦
「
微
文
」
是
「
正
表
示
出
某
報
副
升
對
文
藝
的
積
極
鼓
勵
；
而

「第
一
名
從
缺
」
則
「
表
示
出
某
報
副
刊
編
輯
對
文
學
作
品
的
嚴
肅
的
負
責
態
度
」

。
蓋
君
抱
着
這
種
我
說
東

來
他
說
西
的
態
度
，
卽
使
我
寫

出
八
萬
字
的
證
明
文
字
，
他
遠
是
不
會
同
意
我
的
意
見
。

亮
軒
先
生
在
他
的
近
作
「
盡
之
種
種
」
裏
說
：
「
此
話
說
來
也
慘
，
寫
文
章
這
種
行
業
，
如
今
似
乎
感
興

趣
的
人
較
少
了
。
稿
費
遠
不
及
經
濟
起
飛
的
速
率
固
是
原
因
之
一
，
還
有
便
是
入
行
之
前
的
準
備
工
作
相
當
艱

苦
。
長
久
以
降
，
撰
稿
人
武
漸
漸
缺
乏
了
，
逼
得
許
多
編
輯
要
花
費
大
部
份
的
時
間
精
神
邀
約
稿
件
。
有
限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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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
稿
人
稿
暈
一
多
，
品
質
常
受
影
密
，
所
以
好
稿
也
眞
難
求
，
便
是
「
重
賞
」
也
沒
有
十
成
把
摳
。
」
稿
費
的

數
字
雖
然
提
高
了
，
但
在
重
商
享
樂
的
社
會
風
氣
之
下
，
寫
作
仍
然
是
一
件
艱
苦
的
事
，
很
少
人
肯
爲
它
「
憔

悴
」
。
亮
軒
君
和
我
一
樣
，
也
是
說
明
自
己
耳
濡
目
見
之
事
賀
，
並
無
資
料
足
供
査
君
引
以
爲
據
，
看
來
．
如

果
董
君
仍
不
滿
意
，
只
好
他
自
己
去
做
一
番
統
計
考
據
的
工
作
來
證
明
我
們
瞎
說
了
。

我
今
天
不
是
寫
方
塊
，
還
可
以
有
數
千
字
的
篇
幅
可
用
，
不
妨
就
文
學
作
品
趨
勢
問
題
向
薫
君
稍
加
說
明

0

一
年
前
，
小
說
家
朱
炎
評
論
一
位
獲
得
「
聯
副
」

小
說
徽
文
奬
的
作
家
：
「
語
不
驚
人
死
不
休
的
急
態
：
…
·

絕
不
是
爲
氹
術
的
態
度
…
：
其
動
槻
有
欠
純
正
…
：
不
是
一
個
有
志
於
寫
作
的
人
應
有
的
態
度
°
」
(
載
於
「

新
文
藝
u
)

這
種
作
品
居
然
能
夥
獲
得
高
名
次
奬
的
事
賀
，
大
可
「
確
切
的
」
「
具
體
的
」
證
明
我
們
目
前
文

塏
上
重
形
式
不
重
內
容
的
趨
勢
，
査
君
連
一
年
前
蹣
動
全
國
文
壇
的
小
說
徵
文
的
事
都
不
曾
稍
加
注
意
，
便
大

殫
攻
擊
我
的
說
法
，
為
文
的
態
度
未
免
過
於
輕
率
。
．
＇
｀

董
君
說
我
在
「
創
作
自
由
」
一
文
裏
所
表
現
的
語
氣
不
移
資
格
說
他
的
文
章
有
「
火
藥
氣
味
」
。
我
因
讀

了
靑
年
作
家
保
眞
君
的
「
赤
子
之
心
」
深
爲
感
慨
而
寫
「
創
作
自
由
」
，
其
時
，
副
刊
上
觸
目
的
不
但
僅
止
於

男
女
床
事
之
描
寫
，
和
娼
妓
之
「
道
」
，
而
且
還
大
寫
女
學
生
的
賣
淫
生
涯
和
妻
子
外
遇
，
認
爲
這
些
便
是
女

性
的
解
放
和
自
由
。
范
君
若
無
暇
注
意
這
些
作
品
，
從
一
位
擁
有
廣
大
讀
者
的
大
學
生
作
家
如
保
眞
對
當
前
文

風
的
痛
心
疾
呼
也
應
有
所
體
認
。
然
而
蕉
君
以
「
文
藝
至
上
」
的
立
場
，
自
然
認
爲
這
些
也
屬
「
文
學
的
藝
術

，
無
人
應
批
評
這
些
作
家
們
的
「
創
作
自
由
」
；
可
是
我
身
為
多
難
的
中
國
人
，
却
認
爲
這
種
文
風
足
以
喪
我

們
的
志
，
亡
我
們
的
國
，

因
此
我
忍
不
住
要
搖
筆
吶
喊
。
正
如
顏
元
叔
敎
授
在
「
離
臺
百
日
」
裏
所
說
的
：
「

因
爲
人
家
今
天
要
毀
滅
你
，
你
能
不
時
時
處
處
大
呼
大
叫
麼
？
」
也
許
我
叫
的
聲
－
音
粗
大
一
點
，
但
是
我
僅
只

是
發
出
蓍
惕
，
未
指
名
道
姓
抨
擊
任
何
人
，
既
然
沒
個
對
象
，
董
君
所
指
的
我
有
抛
帽
子
的
傾
向
，
我
這
帽
子

且
抛
向
誰
呢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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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一
向
欽
佩
文
褥
先
生
的
文
章
，
薫
君
讚
美
文
海
先
生
的
文
章
不
但
「
言
之
有
物
」
．
而
且
「
言
之
有
據
」

，
正
獲
我
心
。
然
而
，
這
並
不
就
是
說
，
我
必
得
要
照
文
海
先
生
的
方
式
來
寫
方
塊
。
文
如
其
人
，
各
有
自
己

的
風
貌
。
中
華
民
國
的
出
版
法
既
無
規
定
寫
方
塊
文
一
定
得
步
步
爲
營
式
的
「
言
必
有
據
」
，
我
寧
願
值
藎
以

我
自
己
的
文
字
來
製
作
我
這
塊
小
「
豆
腐
干

」
，
董
君
認
爲

「
文
藝
創
作
與
祉
會
、

經
濟
、
傳
統
、
文
化
、
心

理
、
政
治
等
等
複
雜
的
關
係
」
，
「
驚
」
佩
我
竟
以
方
塊
雜
文
來
侈
談
「
文
藝
創
作
」
；
而
我
認
爲
寫
作
的
主

體
是
作
者
的
所

「
思
」
所
「
感
」
，

「
據
」
不
過
只
是
必
要
時
的
一
種
輔
助
，
而
寫
作
方
式
和
篇
幅
則
是
寫
作

者
個
人
的
絕
對
自
由
。
我
慶
幸
我
生
活
在
自
由
的
中
國
，
我
不
必
受
莖
君
這
種
出
版
法
以
外
的
限
制
。

文
學
的
立
場
。
我
認
爲
文
學
不
應
爲
政
治
的
奴
婢
，
但
是
，
人
既
然
不
能
做
無
國
之
民
，
文
學
也
就
不
能

說
是
寫
着

「
玩
兒
」

，
但
是
，
發
表
於
世
的
作
品
既
然
是
給
「
人
」
看
的
，
作
者
就
應
當
想
想
他
的
作
品
對「

人
」
所
可
能
發
生
的
影
響
。
查
君
擧
出
梁
踝
秋
敎
授
所
說
的
「
文
學
家
沒
有
任
何
使
命
，
除
了
他
自
己
內
心
對

於
眞
善
美
的
要
求
使
命
。
」
來
責
備
我

「
對
文
學
的
積
極
功
用
的
期
待
過
高
。
」
、梁
先
生
說
這
話
是
在
民
國
十

七
年
，
那
時
，
我
們
尙
未
受
到
日
本
的
侵
略
，
匪
還
只
是
在
利
用
一
批
左
傾
文
人
吶
喊
，
尙
未
滙
爲
洪
流
，

亦
未
曾
盤
掂
大
陸
；
梁
先
生
的
話
主
要
是
針
對
彼
時
左
傾
文
人
主
張
文
學
爲
政
治
(
共
匪
)
打
前
鋒
的
論
調
而

發
。
在
我
們
目
前
所
處
的
國
難
當
頭
的
困
境
之
下

，
我
寧
同
意
顏
元
叔
敎
授
所
說
的
：
「
我
覺
得
寫
文
章
是
『

公
事
』
，
不
是
『
私
事
』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文
中
所
言
必
須
與
讀
者
大
衆
或
秕
會
羣
體
有
直
接
或
多
或
少
的
闞
係

。
」
又
說
：
「
有
朋
友
說
我
太
政
治
了
，
我
是
不
得
已
，
因
爲
人
家
今
天
要
毀
掉
你
…

·
：

大
多
數
人
都
說
政
治

是
污
穢
的
，
但
又
有
多
少
人
可
以
脫
離
政
治
而
不
受
支
配
呢
，

·
」
(
見
「
離
臺
百
日
」
)
°
顏
敎
授
，
這
番
話

不
是
甚
麼
大
帽
子
，
不
過
只
是
「
皮
之
不
存
，
毛
將
附
焉
」
的
根
本
道
理
。
文
人
參
與
人
羣
｀
社
會
｀
文
化
而

寫
作
，
與
替
政
治
効
勞
完
全
是
兩
囘
事
。

I
.

我
說
薫
君
「
主
張
文
學
至
上
，
應
超
越
一
切
秕
會
這
德
觀
念
而
享
有
絕
對
的
自
由」
(
這
也
就
是
所
謂
的

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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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西
洋
新
文
藝
批
評
」
者
的
立
場
°
)
是
根
據
堇
君
攻
擊
戎
之
文
惡
創
作
應
以
祉
會
秩
序
和
國
家
安
全
爲
前
提

而
來
。
董
君
若
認
為
作
家
不
應
頵
慮
這
兩
大
前
提
，
他
除
了
成
為
一
個
文
蝌
獨
立
至
上
者
，
別
無
他
途
。
至
於

薫
君
所
說
的
：
「
自
由
，
包
括
創
作
自
由

都
是
有
限
度
的
」
；
「
用
信
對
黃
色
的
『
超
越

社
會
道
德
能
容
忍
的

限
度
的
色
情
文
學
』
應
該
有
法
律
上
的
限
制
」
；
以
及
「
作
家
自
己
對
文
藝
自
由
的
尊
重
」
等
語
，
如
果
這
些

話
眞
是
他
所
持
的
立
場
，
他
便
正
是
和
我
「
同

道
而
謀
而
輔
」
，
那
麼
他
針
我
把
「
國
家
安
全
」
提
昇
到

「
創

作
自
由
」
之
上
而
展
開
冷
嘲
熱
諷
明
槍
暗
箭
的
攻
伐
却
又
是
為
的
那
樁
？
因
箔
他
的
自
相
矛
盾
，
我
就
只
好
把

他
所
說
的
那
幾
句
漂
亮
話
當
作
拳
翠
手
攻
擊
對
方
之
前
先
來
的
幾
道
盅
幌
之
招
，
以
求
擺
穂
自
己
的
架
勢
而
已

。
我
保
護
自
己
，
自
當
灌
準
他
攻
擊
的
賀
力
所
在
，
而
不
必
去
理
會
他
的
虛
幌
之
招
和
障
眼
術
。
莖
君
因
此
就

認
爲
我
是
個
「
概
念
沒
弄
清
楚
」
的
人
，
那
他

箕
箇
未
免
是
過
於
小
霜
了
對
方
。
他
舉
的
那
個
淺
近
的
有
關
開

車
自
由
的
例
子

，
只
合
說
給
我
的
小
孫
子
們
聽
聽
。

談
到
文
人
以
作
品

「
超
越
時
代
」
，
藎
君
說
「
我
咒
在
懷
疑
冇
任
何
作
家
知
道
怎
麼
『
以
作
品
帶
領
民
族

文
化
精
軸
超
越
時
代
，

1過
向
未
來
』
」
，
而
且
要
我
提
出
校
兵
體
的
迎
議
，

怎
樣
才
能
夥
寫
出
「
超
越
」
時
代

的
文
學
°
薫
君
是
研
究
文
學
理
論
的
薄
家
，

對
於
旋
際
的
「
創
作
」
可
能
俑
知
其
所
以
然

而
不
知
其
然
，
不
過

，
如
果
他
翻
翻
文
學
史
，
至
少
可
以
弄
消
「
超
越
」
時
代
的
文
學
是
怎
麼
囘
事
。
我
且
擧

一
個
例
子
：
十
九
世

紀
的
小
說
以
司
各
脫
、
狄
更
斯
、

奧
絲
婷
以
及
夏
綠
蒂
。
白
朗
蒂
等
人
的
作
品
爲
主
流

，
以
恬
淡
的
幽
默
和
簡

樸
的
維
調
，
在
祉
會
的
風
氣
和
習
俗
之
下
描
寫
愛
情
和
家
庭
生
活
。
愛
彌
露
。
白

朗
蒂
却
以
熱
情
、
幻
想
和
充

滿
誘
惑
力
的
筆
調
來
創
造
她
的
人
物
，
迆
突
破
流
行
的
好
人
和
壞
人
的
典
型
公
式
主
義
，
肯
定
人
性
善
良
和
罪

惡
的
兩
面
_
|

＇
人
在適
當
的
環
境
之
下
是
好
人
，

在
不
適
當
的
環
境
之
下
是
不
好
的
人
。
她
把
赫
奇
克
利
力
寫

成
一
個
狠
海
的
傢
伙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她
却
令
陳
者
寄
予
同
恬
。
她
這
種
逆
時
代
之
流
風
，
搜
尋
人
性
之
箕
面
的

創
作
手
法
一
益
影
響
及
今
日
，

這
就
是
我
所
謂
的
「
超
越
」
時
代
的
作
品
。
在
我
們
目
前
祉
會
上
拜
金
享
樂
的

風
氣
之
下
，
我
們
的
作
家
如
果
能
體
認
我
國
重
綫
達
禮
的
民
族
文
化
桔
神
，
而
把
這
種
精
神
溶
入
作
品
，
幫
助

`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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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羣
能
移
從
物
欲
的
奴
隸
變
成
良
知
的
主
人
°
以
我
們
作
家
的
才
華
，
我
相
信
，
無
需
要
甚
麼
建
議
，
只
要
他

們
願
慈
，
就
能
哆
「
以
作
品
帶
領
民
族
文
化
稍
紳
超
越
時
代
，
邁
向
未
來
。
」
何
崩
奎
君
煩
心
？

談
到
作
品
的
形
式
和
內
容
。
司
馬
長
風
先
生
在
他
評
論
「
鍾
理
和
全
集
」
的
時
候
，
曾
說
：
「
鍾
理
和
的

小
說
不
講
求
結
構
，
也
不
講
求
甚
麼
新
奇
的
筆
法
，
只
是
平
舖
滙
敘
；
諮
來
好
似
靜
靜
自
流
的
『
一
條
河
』
。

」
「
維
仁
先
生
讚
霖
顔
元
叔
敎
授
的
「
離
噩
百
日

」
，
說
：
「
顏
元
叔
是
先
有
性
情
才
有
文
章
的
，
不
像
時
下

一
些
散
文
名
家
，
專
門
在
文
辭
上
雕
琢
…
：
顏
元
叔
不
是
這
樣
。
字
裹
行
間
，
只
見
奔
騰
的
熱
血
，
文
詞
算
得

甚
麼
？
他
不
屬
於
委
婉
，
想
到
就
說
。
」
我
冒
昧
引
用
這
兩
段
評
語
來
引
證
我
那
句
「
有
思
想
的
作
者
往
往
不

屑
於
在
形
式
上
去
求
糖
。
」
而
且
我
還
緊
接
着
我
那
句
話
之
後
，
明
明
白
白
的
道
出
我
對
於
形
式
和
內
容
的
結

論
，
說
：
「
其
賀
，
作
品
也
像
麵
團
，
內
容
和
形
式
便
是
麵
和
水
，
二
者
揉
和
得
恰
到
好
處
，
做
出
來
的
東
西

才
可
口
。
」
藎
君
却
無
視
於
我
這
個
結
論
，
而
硬
說
那
句
「
有
思
想
的
作
者
往
往
不
屑
在
形
式
上
去
求
精
」
是

我
的
結
論
，
以
便
他
去
大
做
文
章
，
把
杜
甫
和
余
光
中
諸
位
都
請
出
來
，
以
證
明
我
那
句
根
本
不
是
結
論
的
話

爲
「
前
所
未
見
的
結
論
」
。
他
這
種
菩
意
斷
章
取
義
的
手
法
，
好
比
將
別
人
辛
辛
苦
苦
養
下
來
的
嬰
兒
一
刀
斬

腰
，
然
後
倒
提
着
血
淋
淋
的
半
屍
，
向
衆
人
說

：
「
你
們
看
這
個
前
所
未
有
的
怪
嬰
！
」
我
說
莖
君
蓄
意
曲
解

、
污
蔑
，
賀
在
沒
有
用
錯
一
個
字
。

反
共
的
立
場
。
我
們
在
臺
灣
的
人
反
共
，
除
了
要
保
有
自
由
，
還
更
是
要
求
生
存
。
藎
君
說
，
他
「
反
共

的
理
由
之
一
，
是
共
露
的
摧
殘
自
由
」
，
他
沒
有
說
他
反
共
的
其
他
理
由
(
或
許
與
此
文
無
關)
o
據
顏
元
叔

先
生
對
留
美
學
生
所
說
的
：
「
在
豪
渡
的
人
，
日
夜
面
對
着
一
個
生
死
的
威
奢
，
大
陸
的
陰
影
令
人
窒
息
；
這

種
心
悄
也
許
不
是
你
們
在
美
國
的
人
所
能
體
會
的
°
」
(
見
顏
著
「
離
鎏
百
日
」
)
由
此
可
見
，
葦
君
其
他
的

反
共
埋
由
總
與
生
存
無
腩
，
而
我
們
的
心
情
甚
至
連
那
些
在
臺
商
出
生
成
長
的
留
美
學
生
都
難
以
體
會
，
更
遑

論
「
在
美
國
住
了
二
十
多
年
」
的
蜜
君
0

我
毫
無
査
怪
董
君
不
來
和
我
們
共
難
的
意
思
，
更
無
意
以
此
來
「
激

起
讀
者
的
『
民
族
情
感
』
來
抵
制
」
薫
君
(
顏
先
生
是
蓋
君
的
好
朋
友
,
他
也
是
如
此
這
般
說

o
)
我
只
是
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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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
，
我
寫
那
幾
篇
方
塊
雜
文
的
動
機
和
立
場
。
我
希
望
薫
君
運
用
文
學
家
的
想
像
力
，
以
身
處
境
，
來
執
筆

爲
文
談
論
臺
灣
的
自
由
問
題
。

我
不
需
董
君
提
甚
麼
證
據
(
雖
然
他
說
有
玄
喘
咳)
＇
就
願
音
箱
g信
他
是
反
共
的
o

薫
君
對
於
共
匪
猶
存
天

俁
的
幻
想
，
要
我
同
他
合
作
，
「
一
齊
對
共
產
薰
要
求
文
藝
自
由
，
要
求
各
式
各
樣
的
自
由
。
」
我
却
看
死
了

共
匪
政
權
根
本
就
是
以
暴
政
和
奴
役
為

菡
石
，
你
向
它
要
求
自
由
，
就
等
於
是
要
求
老
虎
把
它
身
上
的
皮
連
血

帶
肉
的
撕
下
來
給
你
，
成
嗎
？
承
蒙
董
君
增
重
，
極
願
意
跟
我
合
作
，
我
倒
建
議
：
頭
君
和
我
一
齊
以
筆
來
討

伐
共
匪
，
鼓
勵
大
陸
同
胞
啻
起
抗
暴
，
同
我
們
內
外
應
和
來
推
翻

共
匪
。
區
區
小
我
不
能
應
薫
君
所
求
，
「
確

切
的
」
「
具
體
的
」
提
出
如
何
推
翻
共
匪
的

全
盤
計
劃
和
方
案
，
但
我
能
以
我
國
歷
史
上
代
代
暴
政
滅
亡
的
史

實
，
向
薫
君
保
證
這
項
合
作
必
不
致
落
空
°
(
薫
君
如
需
要
這
些
史

質
，

腈
翻
翻
我
國
歷
史
，
恕
我
不
在
此
作

引
據
°
)
與
虎
謀
皮
只
不
過
把
老
虎
激
得
更
爲
兇
殘
(
美
國
的
卡
特
總
統
聲
援
蘇
俄
的
人
權
主
義
者
，
反

而
引

起
蘇
俄
對
國
內
的
人
權
份
子
更
大
的
迫
害
°
)
想
要
老
虎
的
皮
，
唯
一
的
辦
法
是
把
老
虎
打
死
。
藎
君
可
願
與

我
相
謀
，
一
齊
來
打
老
虎
爲
大
陸
同
胞
爭
取
自
由
？

L
一
呆
先
生
在
他
的
「
誤
解
」
一
文
裏
曾
說
：
「
誤
解
的
造
成
，
有
人
認
爲
是
由
於
雙
方
，
但
事
到
上
往
往

是
由
一
方
面
造
成
，
而
演
成
雙
方
的
對
立
而
已
。
」
又
說
：
「
誤
解
人
的
人
，
大多
是
戴
着
有
色
眼
鏡
去
看
人

，
存
着
一
種
偏
見
去
猜
測
人
。
」
由
我
以
上
所
作
的
各
項
解
析
看
來
，
又
有
鑒
於
蓋
君
滿
篇
「
我
猜
想
」
「
我

的
印
象
如
此
」
「
這
大
概
是
」
「
這
似
乎
是
說
」
等
假
定
詞
，
蓋
君
對
我
的
抨
擊
正
是
基
於此
種
「
誤
解
」
而

發
端
。
雖
然
董
君
對
我
的
偏
見
重
重
，
並
且
「
戴
着
有
色
眼
鏡
」
把
我
和
「
馬
列
主
義
者
」
倂
列
「
比
美

」
，

我
仍
然
慶
幸
他
是
站
在
我
們
這
一
璪
。
正
如
二
呆
先
生
所
作
的
結
論
：
「
惟
有
冷
靜
和
理
智
可
以
消
滅
誤
解
。

」
童
君
與
我
之
間
是
否
能
以
相
謀
，
則
惟
有
待
於
他
的
勇
氣
(
打
老
虎
)
丶
冷
靜
和
理
智

o

又
：
應
董
君
「
文
必
有
據
」
之
條
件
，
我
寫
此
文
，
引
用
了
諸
位
名
家
之
言
，
因
原
作
散
見
於
各
報
刊
雜

誌
，
不
及
一

－
細
列
日
期
及
出
處
，
謹
此
向
他
們
致
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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